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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我
不
認
識
林
超
榮
，
卻
非
常
欣
賞

他
。
林
超
榮
能
寫
、
能
演
，
也
許
還

有
能
導
、
能
編
或
其
他
的
本
領
。
他

是
一
個
人
才
、
天
才
。
他
有
超
前
的

幽
默
感
，
看
他
的
專
欄
或
者
演
出
，

有
時
會
有
會
心
的
微
笑
，
有
時
卻
又
忍
不
住

哈
哈
大
笑
。

就
以
最
近
他
在
報
上
所
寫
的
專
欄
來
說
，

一
篇
︽
大
小
便
之
驗
︾
，
便
令
人
忍
俊
不

禁
。驗

身
、
驗
血
、
驗
大
小
便
，
是
許
多
人
每

年
的
例
行
公
事
。
比
如
驗
尿
，
護
士
照
例
會

說
不
要
開
始
的
，
原
因
是
怕
開
頭
的
尿
液
，

可
能
沾
上
尿
道
內
外
的
某
些
細
菌
，
以
至
檢

驗
不
大
準
確
。
但
他
便
可
以
把
這
種
驗
尿
的

方
法
，
用
唐
詩
的
詩
句
稍
為
改
動
，
說
成
是

﹁
抽
刀
斷
水
水
更
流
，
舉
杯
取
尿
愁
更

愁﹂
。

他
又
忽
加
狂
想
，
如
果
驗
大
便
，
是
不
是

又
要
中
間
的
一
段
。
果
如
此﹁
大
便
起
來
，

江
河
日
下﹂
，
那
就
好
難
分
辨
。
要
知
，

﹁
落
花
流
水
，
天
花
亂
墜
，
就
分
不
開
中
段
頭
段
，
還

是
尾
段
了﹂
。

又
如
之
前
一
篇
，
講
及
家
中
外
傭
請
假
不
歸
的
趣

事
。
說
沒
有
外
傭
，
就
要
開
始
一
家
大
小﹁
重
拾
家
務

的
日
子﹂
。

於
是
他
自
己
就
改
變
每
天
生
活
方
式
，
一
家
人
都
要

分
工
處
理
家
務
。
而
且
晚
飯
從
簡
，
只
吃﹁
碟
頭

飯﹂
。

他
說
他
原
有
跑
步
運
動
的
習
慣
，
現
在
只
好
改
為
家

務
勞
動
。
寫
完
稿
就
要
出
門
倒
垃
圾
，
又
要
回
來
為
剛

洗
完
頭
的
女
兒
吹
乾
頭
髮
。

大
概
沒
有
家
傭
的
日
子
趣
事
還
多
着
，
不
過
限
於
專

欄
篇
幅
，
只
能
以﹁
古
人
投
筆
從
戎
，
我
就
投
筆
從

傭﹂
作
結
。

他
在
一
個
電
視
節
目
中
佔
有
一
節
，
而
這
個
節
目
中

的
他
的
一
節
是
最
好
看
的
。
不
慍
不
怒
，
嬉
笑
怒
罵
，

不
失
幽
默
。
比
另
兩
位
主
角
的
表
演
，
要
高
明
得
多
。

他
在
某
報
周
日
有
一
專
版
。
可
惜
近
月
改
版
得
不
太

好
看
。
把
過
去
的
精
彩
的
欄
目
去
掉
了
，
不
知
是
甚
麼

緣
故
。

但
林
超
榮
三
個
字
就
是
金
字
招
牌
，
我
還
是
愛
看
。

天才林超榮

近
日
，
獲
黃
維
樑
兄
惠
贈
︽
壯
麗
：
余
光
中
論
︾
，

花
了
幾
個
晚
上
，
通
讀
了
一
遍
，
雖
然
文
章
體
例
不

一
，
略
欠
系
統
，
仍
然
受
益
匪
淺
。

維
樑
兄
說
，
余
光
中
彩
筆
的
本
領
：

用
紫
色
筆
寫
詩
；

用
金
色
筆
來
寫
散
文
；

用
黑
色
筆
寫
評
論
；

用
紅
色
筆
編
輯
文
學
作
品
；

用
藍
色
筆
做
翻
譯
。

五
色
筆
各
擅
勝
場
，
繽
紛
璀
璨
。

從
五
色
筆
幾
可
全
窺
余
先
生
的
文
學
全
貌
。

這
對
我
來
說
，
是
第
一
遭
嚐
到
一
桌
余
大
廚
的
文
學
盛

宴
。早

年
文
藝
青
年
時
期
，
酷
愛
余
先
生
的
散
文
，
一
直
覺
得

余
先
生
的
散
文
好
過
詩
。
想
當
然
也
好
過
其
餘
的
三
種
彩

筆
。這

只
是
陋
見
而
已
。

那
個
年
代
，
幾
乎
所
有
余
先
生
的
散
文
都
有
所
涉
獵
，
詩

則
是
有
選
擇
性
地
閱
讀
，
其
他
文
類
看
得
更
少
。

喜
歡
余
先
生
的
散
文
是
因
為
典
雅
。

典
雅
不
是
刻
意
的
矯
情
。

我
曾
說
過
，
雅
極
則
俗
，
俗
極
則
雅
。

前
者
是
造
作
，
後
者
是
功
力
。

能
夠
把
凡
俗
的
事
物
，
寫
成
雅
文
章
，
才
是
高
手
。

余
先
生
的
散
文
就
是
此
中
的
高
手
。

余
先
生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曾
在
寶
島
登
高
振
臂
高

呼﹁
散
文
要
革
命﹂
的
口
號
。

他
尖
銳
地
批
評
了
三
種
留
着
辮
子
的
落
伍
於
現
代
文
學
運
動
中
的
散

文

︱一是
夾
雜
難
纏
的
洋
學
者
和
國
學
者
的
散
文
，
前
者
因
食
洋
不
化
而

晦
澀
，
後
者
因
食
古
不
化
而
酸
腐
；

二
是
傷
感
濫
情
的
花
花
公
子
的
散
文
，
做
作
地
攀
在
泰
戈
爾
的
白
鬍

子
上
唱
童
歌
、
說
夢
話
。
用
起
形
容
詞
來
，
揮
金
如
土
；

三
是
專
門
生
產
清
湯
掛
麵
無
味
作
品
的
洗
衣
婦
女
的
散
文
。
他
們
把

自
己
的
散
文
說
得
乾
乾
淨
淨
，
自
以
為
推
行
的
是
文
學
的
純
淨
主
義
，

其
實
只
是
實
行
文
學
的
赤
貧
主
義
。

這
是
對
時
下
散
文
通
病
入
木
三
分
的
針
砭
。

余
先
生
還
首
次
提
出
了
現
代
散
文
的
三
要
素
，
即
彈
性
、
密
度
和
質

料
。彈

性
，
是
指
散
文
對
於
各
種
文
體
、
各
種
語
氣
能
夠
兼
容
並
包
融
和

無
間
的
高
度
適
應
能
力
，
是
採
用
各
種
其
他
文
類
的
手
法
及
西
方
句

式
、
古
典
句
法
與
方
言
俚
語
的
生
動
口
吻
，
將
其
重
新
熔
鑄
後
產
生
的

一
種
活
力
；

密
度
，
是
指
散
文
在
有
限
的
篇
幅
中
產
生
更
強
烈
的
美
感
。

質
料
，
則
指
作
家
在
遣
詞
用
字
的
匠
心
，
對
文
字
的
精
心
錘
煉
與
選

用
。這

是
達
致
好
散
文
的
必
要
條
件
。

他
還
撰
文
批
駁
了
要
求
散
文
宣
傳
化
、
大
眾
化
的
論
調
。

許
多
宣
傳
家
強
調
散
文
的
實
用
性
和
宣
傳
性
，
而
他
的
見
解
是
：

﹁
純
正
的
文
學
作
品
，
正
如
辛
克
萊
．
路
易
斯
所
說
的
，
也
是
一
種
宣

傳
，
可
是
它
沒
有
時
空
和
對
象
的
限
制
，
它
是
最
高
意
義
的
，
永
遠
有

效
的
宣
傳
，
因
為
它
不
是
實
用
的
。﹂

余
先
生
還
指
出
：﹁
五
四
以
來
的
散
文
創
作
在
大
眾
化
上
獲
得
了
普

遍
的
成
功
，
但
從
普
遍
的
意
義
上
來
看
，
尚
未
臻
於
豐
富
精
美
的
境

界
。
我
們
必
須
自
大
眾
化
的
時
代
進
入
藝
術
化
的
時
代
。﹂
（
之
一
）

余光中：散文要革命

兒
子
兩
歲
多
，
自
從
感
冒
痊
癒
後
，

胃
口
大
增
，
令
我
們
完
全
招
架
不
住
。

孩
子
上
全
日
班
，
放
學
後
五
時
多
回

來
，
洗
澡
後
已
經
大
叫
肚
餓
︵
是
真
的

會
說
：﹁
我
肚
餓
！﹂
︶
，
但
其
實
三

時
半
才
在
學
校
吃
過
茶
點
。
菲
律
賓
姐
姐
六
時

便
奉
上
大
大
碗
飯
，
通
常
有
菜
有
肉
。
然
後
近

七
時
，
我
和
太
太
也
下
班
回
來
吃
晚
飯
，
他
便

繼
續
跟
我
們
吃
魚
及
其
他
菜
式
。
近
來
還
會
搶

我
們
的
飯
，
吃
我
們
的
菜
︵
他
其
實
已
吃
過

一
次
了
︶
，
然
後
還
嚷
着
要
吃
餅
乾
。
我
們
怕

他
太
飽
，
不
准
許
他
吃
，
到
喝
睡
前
奶
時
，
他

也
是
三
分
鐘
便
喝
完
。
上
床
後
，
噩
夢
便
開
始

了
，
他
可
以
在
十
二
時
和
四
時
也
起
來
說
很
肚

餓
，
要
喝
奶
或
吃
餅

︱
我
們
開
始
懷
疑
他
的

肚
皮
長
了
黑
洞
。

說
到
這
裡
，
我
要
聲
明
一
下
，
孩
子
並
不
貪

吃
饞
嘴
，
平
時
不
愛
吃
零
食
。
親
友
給
他
朱
古

力
或
糖
果
，
他
也
沒
有
甚
麼
興
趣
。
他
的
身
體

也
不
胖
，
自
從
懂
步
行
後
，
更
是
消
瘦
了
，
肚

腩
也
在
兩
歲
後
消
失
了
，
身
形
較
同
齡
孩
子

高
。
我
和
太
太
左
思
右
想
，
結
論
是
可
能
不
夠

肉
或
五
穀
，
決
定
多
加
薯
仔
、
淮
山
、
蕃
薯

等
，
煲
湯
材
料
也
要
多
下
一
些
，
讓
他
多
喝
湯

吃
料
，
希
望
令
他
飽
飽
。

和
身
邊
朋
友
分
享
，
男
孩
子
的
飯
量
其
實
真

的
挺
驚
人
。
一
天
到
晚
都
在
動
動
動
，
不
想
他
骨
瘦
如

柴
，
看
來
要
花
點
功
夫
。
有
朋
友
因
為
十
多
歲
的
孩
子
不

喜
歡
奶
奶
煮
的
菜
，
愈
來
愈
瘦
，
自
己
毅
然
辭
職
，
當
起

﹁
煮
婦
媽
媽﹂
，
可
算
是
極
端
一
例
。
當
然
，
那
並
非
過

分
遷
就
，
或
許
是
和
孩
子
再
次
親
近
的
一
個
方
法
。

現
在
買
食
物
，
多
找
有
機
認
證
，
因
為
我
們
確
信
吃

﹁
真
正﹂
的
食
物

︱
有
機
、
非
基
因
改
造
、
沒
激
素
抗

生
素
，
比
起
吃
補
充
營
養
或
補
品
有
效
。
且
也
是
對
地
球

付
出
的
一
分
力
，
非
有
機
種
植
或
養
牧
的
禽
畜
，
生
長
哺

育
過
程
痛
苦
，
且
污
染
地
球
，
不
應
助
長
。
可
惜
我
們
附

近
沒
有
大
型
有
機
店
，
有
時
也
不
免
要
光
顧
街
市
，
只
希

望
香
港
的
出
品
都
較
有
良
心
。

雖
然
目
標
是
這
樣
，
但
也
需
要
光
顧
外
面
的
餐
廳
，
孩

子
胃
口
大
，
更
難
處
處
計
較
有
機
或
是
無
機
。
在
學
校
的

膳
食
更
無
法
要
求
有
機
認
證
，
幸
好
餐
單
上
至
少
看
不
到

香
腸
午
餐
肉
這
一
類
加
工
食
品
，
否
則
這
類
幼
稚
園
真
的

不
合
格
呢
！

填飽大胃王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亞
視
電
視
有
救
嗎
？

如
果
亞
視
遭
清
盤
，
成
立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

陪
伴
香
港
人
大
半
個
世
紀
的
電
視
台
將
會
消

失
，
是
電
視
史
上
的
大
災
難
。

亞
視
去
年
九
月
開
始
出
現
拖
糧
欠
薪
，
安
然

渡
過
，
至
十
一
月
因
財
困
未
解
決
，
薪
金
拖
至
十
二

月
底
才
獲
發
半
份
，
拖
至
跨
年
到
今
年
一
月
才
發
放

另
外
半
份
人
工
，
如
今
去
年
十
二
月
的
人
工
尚
未
有

頭
緒
，
各
股
東
合
共
身
家
幾
百
億
元
，
因
股
東
不

和
，
繞
手
見
死
不
救
，
不
肯
拿
出
一
千
五
百
萬
港
元

︵
下
同
︶
來
支
付
十
二
月
薪
金
。

亞
視
之
災
，
突
顯
亞
視
員
工
的
忠
心
耿
耿
，
老
闆
跳

船
，
仍
肯
死
守
，
為
自
救
，
在
剛
過
去
的
星
期
五
︵
23

號
︶
，
自
發
性
舉
行
︽
萬
眾
齊
心
撐
亞
視
︾
晚
會
，
籌

募
十
二
月
人
工
，
觀
眾
只
需
付
五
百
港
元
，
即
獲
門
券

一
張
，
亦
可
打
二
十
四
小
時
捐
款
熱
線
，
據
知
晚
會
籌

得
五
百
多
萬
元
，
應
可
付
各
員
工
部
分
薪
金
。

亞
視
淪
落
到
求
乞
地
步
，
未
算
匪
夷
所
思
，
更
天
方

夜
譚
的
是
其
中
一
位
大
股
東
，
願
意
借
錢
給
亞
視
員
工

渡
難
關
。
注
意
，
是
借
貸
，
不
是
發
薪
，
需
簽
借
據
，

上
限
不
超
過
月
薪
，
免
息
，
但
如
離
職
便
要
償
還
，
員

工
由
債
主
變
債
仔
，
此
招
既
可
縛
住
員
工
免
流
失
，
又
不
需
動
用

過
千
萬
資
金
，
怪
不
得
能
成
為
身
家
億
計
的
富
商
。

患
難
見
同
行
之
義
，
無
綫
向
亞
視
伸
出
援
手
。
兩
台
在
收
視

上
丶
制
度
上
經
常
劍
拔
弩
張
，
可
是
到
了
危
急
關
頭
，
無
綫
出

資
約
七
百
萬
元
買
下
亞
視
的
粵
語
片
庫
，
共
約
六
百
至
七
百
部

舊
片
，
商
業
價
值
甚
低
，
無
綫
以
保
育
電
影
歷
史
文
化
做
理

由
，
而
不
是
救
濟
，
顯
大
台
風
範
，
同
時
派
旗
下
多
位
藝
員
錄

製
打
氣
短
片
放
在
亞
視
籌
薪
晚
會
播
出
，
打
破
不
准
旗
下
藝
員

亮
相
他
台
及
用
廣
東
話
發
言
兩
大
禁
，
盡
一
分
力
。

亞
視
正
值
續
牌
，
連
牌
照
費
的
千
多
萬
元
也
未
付
，
政
府
鑒

於
其
財
政
不
穩
，
拖
延
續
牌
，
各
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則
因
亞

視
未
續
牌
而
裹
足
不
前
，
怕
一
旦
注
資
，
續
牌
失
敗
，
豈
不
血

本
無
歸
？

有
人
辭
官
有
人
趕
赴
科
場
，
政
府
將
會
發
出
兩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給
兩
大
集
團
，
亞
視
形
勢
更
險
峻
，
能
否
起
死
回
生
，
就
看

這
個
周
末
是
否
有
奇
蹟
出
現
。

亞洲電視奄奄一息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猴西
南
方
乃
肖
猴
者
本
年
的
喜
事
方
位
，
不
妨
將
睡
床
移
往

家
中
的
西
南
位
置
，
又
或
選
擇
入
住
大
門
向
西
南
的
住
宅
，

相
關
的
轉
變
將
有
助
提
升
婚
嫁
、
生
育
及
地
位
的
運
勢
。

雞
正
西
方
乃
肖
雞
者
本
年
的
不
利
方
位
，
如
閣
下
的
住
宅
大
門

向
正
西
方
或
睡
床
剛
好
位
於
家
中
的
正
西
位
置
，
閣
下
本
年
務

必
小
心
呼
吸
系
統
出
現
毛
病
。
化
解
的
方
法
包
括
在
向
正
西
方

的
大
門
附
近
放
置
一
瓶
加
入
粗
鹽
和
六
個
五
角
硬
幣
的
清
水
、

一
個
金
鈴
或
一
塊
銅
片
，
或
把
睡
床
暫
時
移
往
別
的
方
位
，
否

則
便
應
定
時
檢
查
身
體
或
向
中
醫
請
教
調
理
的
方
法
，
盡
早
病

向
淺
中
醫
。

狗
、
豬

西
北
方
乃
肖
狗
及
肖
豬
者
本
年
的
大
利
方
位
，
不
妨
將
睡
床

移
往
家
中
的
西
北
位
置
，
又
或
選
擇
入
住
大
門
向
西
北
的
住

宅
，
相
關
的
轉
變
將
有
助
提
升
人
緣
、
愛
情
、
職
位
升
遷
及
讀

書
考
試
的
運
勢
。

﹁
太
歲﹂
生
肖
風
水
提
示
：

羊
、
牛
、
狗
、
鼠

閣
下
的
生
肖
本
年﹁
犯
太
歲﹂
，
可
在
家
中
的
西
南
方
位

︵﹁
太
歲
方﹂
︶
放
置
以﹁
兔﹂
為
肖
像
的
擺
設
，
將﹁
太

歲﹂
的
負
面
影
響
減
至
最
低
。

虎
、
龍
、
蛇
、
猴
、
豬

閣
下
的
生
肖
本
年
並
無﹁
犯
太
歲﹂
，
但
同
樣
可
在
家
中
的

西
南
方
位
︵﹁
太
歲
方﹂
︶
放
置
以﹁
兔﹂
為
肖
像
的
擺
設
，

有
助
加
強
人
緣
運
，
亦
具
催
旺
運
氣
的
功
效
。

雞閣
下
的
生
肖
本
年
並
無﹁
犯
太
歲﹂
，
但
由
於
生
肖
與﹁
合

太
歲﹂
的
肖
兔
相
沖
，
所
以
不
宜
於
家
中
的
西
南
方
位
︵﹁
太

歲
方﹂
︶
放
置
以﹁
兔﹂
為
肖
像
的
擺
設
，
否
則
將
可
能
為
運

勢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
可
改
為
在
相
關
方
位
放
置
以﹁
馬﹂
為
肖

像
的
擺
設
，
有
助
加
強
人
緣
運
，
亦
具
催
旺
運
氣
的
功
效
。

兔
、
馬

閣
下
的
生
肖
本
年﹁
合
太
歲﹂
，
所
以
切
勿
在
家
中
的
西
南
方
位
︵﹁
太

歲
方﹂
︶
放
置
以﹁
兔﹂
或﹁
馬﹂
為
肖
像
的
擺
設
，
否
則
將
導
致
相
沖
的

效
果
，
令
運
勢
減
弱
。

︵
有
效
日
期
：
新
曆
二
零
一
五
年
二
月
四
日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三
日
︶

2015羊年生肖風水貼士（下）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當代人教育孩子時愛說的一句話是：「記住，
你是宇宙中獨特的一個！」讓孩子從小就意識到
他的與眾不同，意識到他作為「個人」，對自己
的一份責任。
在遙遠的年代，「個人主義」被當成絕對貶義
詞，要與之進行鬥爭，日日要做狠鬥「私心」一
閃念的「功課」。那時，愛美、讀書、思索等
等，凡是與提升個人有關的行為，都是要消滅的
「私」。私有財產，更是要消滅的。物質與精神
的赤貧，才是安全的。那時北京的私房主們忙着
交房，還是被紅衛兵打死了很多。
在兵團時，我因為偷偷看書，被批判懷有「個
人小藍圖」。於是我深深內疚，想當一個頭腦簡
單、臉黑心紅的鐵姑娘，以博得廣大革命群眾的
信任。那時，穿一色軍黃色制服，排着長隊出工
的知青，就像一群懵懵懂懂的羊群。不好好「改
造」的羊，就被冠以「個人主義」的大帽子。一
隻跟別人不一樣的「羊」，是不安全的，牧羊人
討厭你，其他的羊也不喜歡你。
後來，發現「革命群眾」只是個莫須有的概
念，看似毫無特徵的「群眾」，其實人人懷着個
人小心眼。高喊「扎根邊疆」最響的人，能最早
返回城市。人家早就知道為個人前途着想了，我
還在玩命幹活兒，以至得了一身病，精神也無比
空虛，連寫字也還是像初中生那樣歪歪扭扭。
古時中國就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的戒條，今天竟有人還深信。他們說，高貴者就
應該牧羊，苦力者世世代代就當苦力，老百姓太
明白了，容易犯「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曾被當成大棒，掄向不聽話的
百姓。有位女士位於黃金地段的院子被強拆，她
不走，坐在家裡，聽着強拆者在房上刨瓦，那是
她祖父年輕時蓋的院子。拆遷公司說她是「個人
主義」，不顧國家利益，她說：「我保護自己的
家，怎麼就個人主義了？」後來她家的院子被拆
成平地，天價賣給一家外商，上面蓋了豪華會
館。官商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賣地生財。
有家國企改制，新上任的老總很有魄力，為了

減少負擔，把老員工像垃圾一樣全部掃地出門。
老總說：「要提倡老職工為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
益，這是『改革』的代價。」那些因為失業而貧
困潦倒的老員工們說：「我們要工作和吃飯，難
道就是個人主義了？以『改革』之名侵吞國有資
產的人，才最自私！」
人的自我完善，追求事業，有時也被當成「自
私」。曾在一家中字頭媒體就職，那兒人人喝茶
看報打發時光。有段時間我因為愛寫調查性稿
子，常跑得找不到人影，於是被一位頭兒不滿意
了，他說：「你不就是為個人名利嗎？這樣太自
私！」所以我就把專心寫內稿改成專心寫外稿，
內稿變得跟大家一樣的八股，跟大家一起混日
子，就沒人說自私了。一位新興媒體同行說：
「若是人人都爭當名記，報社豈不是能興旺發
達？」
其實，「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是不同的
概念。自私自利者，把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所有人
利益之上；個人主義，卻是以自立、自強、自省
為中心，讓自己成為與任何大人物人格平等的公

民。
個人主義者，是能獨立思索的人，是能設計個
人小藍圖的人，是不甘心混在群體中人云亦云的
人，是有獨立人格的人。從以上標準看，從愛因
斯坦到愛默生，從偉大音樂家貝多芬到財富傳奇
的杜邦，全可稱為個人主義者，他們以個人奮
鬥，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世界。沒有偉大的孤
獨，就沒有流傳百世的貝多芬的音樂；沒有獨立
思索，就沒有偉大的愛因斯坦。
而在這些精英改變世界的時代中，中國百姓卻
被專制制度治於類似侏儒的地位。從能工巧匠到
畫家文人，精神與肉體都是皇家的奴僕，沒有獨
立的人格。如果人人都能用自己的腦子思索，上
世紀很多運動中人整人的慘劇就不會發生。可
惜，文革中像遇羅克那樣質疑流行思想的，都遭
到了鎮壓。
愛默生認為，個人是神聖的，每個人都是一個
小宇宙，包括其他人的一切人性。每個人經過懷
胎十個月來到世界上，都有不可估量的性格和一
切無限潛力，個人的自足自立，是
好社會的基礎。他說，民主的根子
與種子，就是「尊重你自己」。
中國古代哲學，也推崇個人的成

長，孔子就說過：「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孟子說：「萬物皆
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儒家認為，內心寧靜，是修
身的最高成就。古代文人有「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絕對的自私，於己於人都無利。

有位先生貪婪、自私，每日狂喝濫
賭，泡在按摩房，結果早早得了癌
症，家庭解體，事業也完了。
而積極的個人主義，「小我」中

有「大我」。有些老輩半生含辛茹

苦養育、扶植子孫後代，是子孫的幸福。俗話
說，「家和萬事興」，這種顧家人士，遠勝過
那些為了工作對家人孩子不管不顧的「事業狂
人」。如果他願意累死在工作崗位上，妻兒老
小，憑甚麼跟着他受罪呢？據說在西方，評價
一個好男人的標準，不是權與錢，也不是事業
如何，而是顧不顧家，是不是個好丈夫、好父
親。
有位朋友說，他從十六歲下鄉起，就給自己的
人生設立目標，然後腳踏實地去實行。每天讀
書、鍛煉身體，一分鐘都不浪費。後來他如願以
償上了大學，又出國留學，十幾年後成為頗有成
果的專家學者。當他功成名就的時候，同代人中
不少卻早早下崗失業了，因為他們一直在混日
子。
強健自己的精神與肉體，把人生當成藝術品來

塑造，學會與任何大人物平等對話，是對自己的
負責，也是對社會的負責。歸根結底，強大的個
人，是國家強健之本。

積極的個人主義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去
年
初
出
版
了

一
本
很
特
別
的
書
，
書
名
叫
做

︽
哲
學
家
看
世
界
的
47
種
方

法
︾
，
譯
者
是
詹
慕
如
，
書
名
和

譯
者
名
字
都
沒
有
甚
麼
特
別
，
特

別
的
是
原
作
者
的
名
字
，
叫
做﹁
知
的

發
現
！
探
險
隊﹂
，
還
在
其
中
用
上
感

嘆
號
呢
，
想
來
是
一
群
知
識
的
探
險
團

隊
吧
。

這
本
書
的
序
章
是﹁
大
略
了
解
哲
學

的
發
展﹂
，
很
簡
單
地
把
哲
學
如
何
發

展
至
今
天
的
演
變
和
各
派
學
說
都
交
代

了
。
然
後
就
再
以
五
個
章
節
來
相
對
詳

細
地
道
出
學
說
的
成
因
和
成
果
。
最
讓

我
覺
得
有
意
思
的
，
是
說
到
蘇
格
拉
底

時
，
用
的
副
題
是﹁
自
知
無
知﹂
。

原
來
在
那
個
時
代
的
希
臘
，
詭
辯
的

哲
學
家
非
常
活
躍
，
但
蘇
格
拉
底
卻
對

之
懷
疑
，
因
而
他
一
一
拜
訪
這
些
詭
辯

家
，
最
後
發
現
，
這
些
人
原
來
甚
麼
都

不
知
道
，
卻
自
以
為
甚
麼
都
知
道
。
不
過
，
蘇
格

拉
底
卻
知
道
，
他
自
己
甚
麼
都
不
知
道
。
由
此
而

使
他
認
定
，
自
己
才
配
稱
為
智
者
。
而
這
，
就
是

﹁
自
知
無
知﹂
。

看
看
我
們
現
今
的
世
界
，
不
，
單
單
看
現
今
的

香
港
好
了
，
多
少
人
就
像
當
時
希
臘
的
所
謂
詭
辯

家
一
樣
，
自
以
為
甚
麼
都
知
道
，
卻
不
知
道
他
們

原
來
甚
麼
也
不
知
道
？
比
如
特
首
在
施
政
報
告

裡
，
指
出
港
大
學
生
會
刊
物
︽
學
苑
︾
中
刊
登
的

專
題
是﹁
香
港
民
族
，
命
運
自
決﹂
，
說
這
種
言

論
值
得
警
惕
。
但
即
時
便
被
年
輕
人
指
特
首
是
扼

殺
言
論
自
由
和
學
術
自
由
，
甚
至
說
是
製
造
白
色

恐
怖
。

年
輕
人
知
道
甚
麼
是
真
正
的
言
論
自
由
嗎
？
知

道
甚
麼
是
真
正
的
學
術
嗎
？
知
道
甚
麼
是
真
正
的

白
色
恐
怖
嗎
？
年
輕
人
只
知
跟
着
立
法
會
那
些
詭

辯
者
的
口
號
而
隨
口
批
評
別
人
，
而
不
探
究
那
些

漂
亮
口
號
的
真
正
涵
意
，
根
本
就
是
隨
着
無
知
而

起
舞
，
也
就
難
怪
有
智
者
批
評
香
港
逐
漸
走
向
白

痴
愚
昧
的
境
地
了
。

自
知
無
知
，
才
能
找
到
真
知
，
香
港
需
要
的
，

是
智
者
的
言
論
，
但
香
港
的
傳
媒
很
多
都
充
滿
無

知
的
白
痴
言
論
，
是
不
是
很
可
悲
？

自知無知 隨想
國
興 國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1月28日（星期三）

■「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是不同的概念。 網上圖片


